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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作 家 群 现 象 ” 全 国 性 研 讨 会 ， 陈 忠 实 也 应 邀 参 加 会

议，他在会上深情地说：“我也可以说是西大的一个毕

业生，一名校友。从走上创作道路开始，就受到西大中

文系老师的指教、评论、帮助和引导。我是西大的走读

生。第一个把我的作品推荐到北京的就是西大的教授，

第一个撰写我个人文章评论的也是西大的教授……”大

家对他挚情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刘建勋老师

深深感慨，“多年来，陈忠实每到西大，都是西大学子

有教求于他”。

第一期作家班开办之时，河南省作协主席张一弓就

对河南来西大作家班学习的青年作家非常关注，他对魏

世祥毫无保留地支持，并嘱咐他读完书一定要回河南，

魏世祥和气又勤快，创作上也突出，就被大家选为了班

长。第二期作家班招生的时候，魏世祥领来了苗纪道，

并说这是“一弓大哥”给作家班推荐的人才，希望好好

培养，苗纪道很有组织才能，又酷爱写藏头诗送给同学

们，像大伙儿之间的黏合剂一样，他也成了二期作家班

的 班 长 ， 把 班 级 工 作 搞 得 红 红 火 火 ， 有 代 课 老 师 说 ：

“张一弓给咱送来了两个班长。” 

在 咸 阳 彩 虹 厂 上 班 的 王 海 听 说 西 北 大 学 作 家 班 在

招生，跃跃欲试，但身边的朋友都劝他说作家班要求很

高，还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录取很是不易。王海

为了达到入学要求，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不仅考试

达到了分数线，还在报纸上连发三四篇小说，通过努力

最终进入第二期作家班学习。王海评价说，那时他才意

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他也利用这段时间，阅读

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创作方面也

有了飞速进步。他至今记得当短篇小说《鬼山》发表拿

到800元“巨款”稿费时，高兴地请了全班同学吃饭。

朱文杰当时是西安市文联《长安》的编辑，看到第

一期招生简章中，大专以上文凭才能报考的条件，因自

己只有中专文凭，只能遗憾放弃。在第二期作家班招生

时，朱文杰立即前往学校咨询中级职称是否能代替大专

文凭问题，最终如愿顺利地考上了作家班。后来，当第

三期作家班开始招生时，他又急忙打长途电话通知了铜

川朋友刘新中，“逼”着刘新中来西安上学。朱文杰告

诉记者，在读书的日子里，刘新中就住在他在《长安》

编辑部的办公室，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是同上西大作家

班，同住办公室，就连胃溃疡竟也是两人同时得病。有

人和刘新中开玩笑说：“朱文杰跑到哪里，你就跟到哪

里，朱文杰胃溃疡，你咋也胃溃疡？” 朱文杰笑对：

“这才是真朋友！”

三届作家班的学员几乎覆盖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所

有省份，他们才思敏捷、个性鲜明、能歌善舞，各路神

仙人才济济。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将一生奉献给了文学

创作事业，取得斐然成就，也由此形塑了“西北大学作

家群”现象，为中国当代文坛添加了一抹亮光。

夹缝中的文人

作家班的许多人，为了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更好

地补给文学、哲学、美学、史学营养，果断放弃了单位

里提职提级机会，宁可不要工资，停薪留职，带着辛苦

攒下的学费来到学校“充电”。穆涛回忆起这段往事时

说，要想一下子理解作家班的“苦乐人群”是很难的事

情，他们是“夹缝中的文人”。

吴克敬说，西北大学作家班给了他放下挑在肩上的

木作担子，坐进了大学课堂和图书馆，聆听专家老师的

声音，阅读前辈名家作品的机会。到学校交上2600元的

学费和1200元的住宿费完成报到后，他便囊中羞涩，日

常生活都成了问题。还有几位同学与他境遇相同，都是

清一色的农家儿女，既得不到公助，亦得不到私助，愁

情困态只能自己解决。蒙万夫老师从每日寡淡的饮食上

发现了吴克敬等人的潦倒，出主意让他把木匠工具带到

学校，他帮助其在学校找个地方，利用课余和周日时间

揽点活儿做，收入补贴生活。当吴克敬决定回乡下取家

伙时，李康美却提议可以到企业去写点什么，说不定能

换回几个子儿。蒙万夫老师对此大为支持，很快就联系

上了一个宣传企业的报告文学集写作合同，并交给李康

美去完成，而吴克敬又去宝鸡谈成了另一本报告文学的

写作出版合同。

冯 积 歧 告 诉 记 者 ， 那 时 虽 然 是 一 段 艰 难 的 人 生 旅

程，但却隐藏着别样的温情。当年徐岳老师、肖云儒老

师和吴克敬都曾写信叫他来西大作家班读书，吴克敬更

是前后写过四封信，这些信件他珍藏至今，“在人生的

关 键 时 刻 ， 他 们 给 我 搭 了 一 架 梯 子 ， 架 了 一 座 桥 。 ”

1 9 8 8 年 ， 考 上 作 家 班 前 他 借 住 在 初 中 同 学 的 办 公 室 ，

1 9 8 9 年 春 节 后 到 了 陕 西 省 作 协 ， 先 借 住 王 观 胜 的 办 公

室，后来徐岳老师安排他住在肖云儒老师在南郊的一间

办公室里，他用自行车推着一床单薄的被子找到了肖老

师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凳子和两

个短沙发，他只能将被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卧，西安正月

的气温骤降零度之下，被窝里的他冻得瑟瑟发抖，不停

地拉肚子，早上7点多起来，还要疲惫地骑上自行车去

西北大学上课。再到后来，他又辗转借宿在《延河》编

辑 部 办 公 室 ， 算 是 有 了 安 身 之 地 。 西 安 的 夏 日 同 样 难

熬，三伏夜晚，闷热的实在无法入睡，他常常和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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